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党伟业（全二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党伟业（全二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5119512

10位ISBN编号：7505119516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红旗出版社

作者：黄亚洲

页数：全2册

字数：6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党伟业（全二册）>>

内容概要

　　这是一幅二十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翔实的史料，全面展示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
年井冈山会师这十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
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
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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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亚洲，浙江杭州籍。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名誉主任，
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浙江省作家协会党委书记
兼主席。
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等文学专著二十余部。
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鲁迅文学奖、金鸡奖、金鹰奖、华表奖、飞天奖、百合奖、国家“五个一
工程”奖，并在法兰克福、开罗、芝加哥获有关国际电影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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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在水龙冲洗血迹的时候，不妨直接行动　　入得暮春，雨水充沛，陈独秀便多梦了。
梦多而杂，伴鼾，有一次还罕见地淌了口水，蓝花枕巾糊了一块，硬是叫君曼掐人中掐醒。
　　支撑着陈独秀梦境的那些圆木很坚壮，黝黑而粗粝，像他的个头，以至于相隔近百年，他的梦境
还没有坍塌，而被今人洞察。
　　圆木交叉着，顶端悬一口钟。
钟什么形状，记不清了，他只感觉到是铜质的，音色如剑，有穿透力，龙华寺的法印和尚两年前对他
说：尔命如钟。
他一直弄不明白法印和尚指的是梵钟还是时钟。
若说梵钟，他是不信的。
他一直指佛国为虚妄之境，三宝虽则庄严但俱不足为信。
若说是时钟，那就是一种流水的概念或者是历史的概念，大而无当的东西。
　　陈独秀当时并未细问，同是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未细剖。
第二年陈独秀就受蔡元培之邀离沪北上，再也不去龙华踏青，当然也更不知道法印和尚在他任教北京
大学之后三个月就圆寂了。
　　而他在一九一九年暮春的那些诡谲的梦境里，确乎是听见钟声的，一口小铜钟像是上岸的鱼一样
不停地翻着肚皮，乱蹦乱颠。
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
　　梦里的天空是法兰西的天空。
暗颜色。
准确地说不是天空而是屋穹，一个大厅，其经纬点应是巴黎。
　　巴黎的凡尔赛宫华贵而压抑。
由于梦境的缘故，陈独秀看不清大厅的边沿。
一扇门他是看见的。
他没经过那扇橡木门就发觉自己已置身于大厅吊灯的昏黄色之中了。
他伸出手指，触到了那扇门，他觉得这两扇门坚硬得不成道理。
　　门边站着的那两个戴圆形高帽的拉门人，他也看见了。
他们长着与他一样的褐黄色的眼珠，胸前一排排的纽扣像黄金一样闪光。
他还顺着两位拉门人的褐黄色的目光，看见了会议桌周遭的一大圈模模糊糊的人。
这一圈人大多穿着黑色的燕尾服，一把把大剪刀挂在屁股上。
他们走起路来，剪刀就无声地工作，把空气剪成碎片。
会议厅里的空气一下子都叫这些剪子主宰了，这也是很不成道理的。
　　在听到铜铃之前陈独秀先听着剪子们的发言。
发言很凶，残忍而又文质彬彬。
但是这些出自枪管的残酷的声音很快就被一个女人的呼唤所取代了。
　　&ldquo;当家的，醒醒，你醒醒！
&rdquo;他听出来了，这是君曼的声音。
　　接着就是人中被掐了一下。
　　已经日上三竿，瓦楞上和院子里满是阳光。
高君曼要陈独秀喝点大米粥，要给他擦个身子，他的白衫子浸透了汗。
　　高君曼告诉他，昨天夜里学生寻上门来不少，说要拉起一个行动小组，响应陈先生对中国
的&ldquo;直接改造&rdquo;，想听听先生的意见。
　　陈独秀一时没有听清夫人的话。
空气沉闷而潮湿。
太阳亮晃晃地停在他的额角上。
他有点气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党伟业（全二册）>>

　　陈独秀在这些令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惊悸不安的日子里，不仅多梦，而且得了热伤风，热得厉害，
每天早晨的衫子都是湿淋淋的。
　　陈独秀在喝了一大碗热粥后，眼皮子打架，继续回床上做他的梦。
他累，不想说话。
　　高君曼说：&ldquo;刮痧不顶用了，该给你拔拔火罐子。
&rdquo;　　陈独秀没有听见高君曼说的，而是继续听见了剪子们的话。
那些乌黑的剪子每一把都闪着两条细细的白色的光。
　　有一把剪子从会议桌旁边站起来，用嚓嚓嚓的声音说：&ldquo;我大英帝国的海军当时均集中于地
中海，东部不免空虚。
再说，德军又对我施行潜艇战略，我们不能不请日本相助。
我也知道，我们当时所允酬谢日本之价，未免昂贵，但是，既然有契约在前，总不能成为一页废纸吧
？
而今战胜了德国，日本以实力援助战事，实功不可没。
而中国，虽为战胜国，毕竟，未对此次战争出一兵一卒。
所以，现在，对中国山东胶州问题，本总理与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的意见相同，认为还是应该让日本
国继承德国之权利。
&rdquo;　　响了几下掌声，陈独秀听见了。
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拍了掌。
掌声里呆呆坐着五个中国人，既有北方政府的外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也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
王正延。
呆呆的中国人听见掌声，脸色一齐涨红，如龙华寺的那些罗汉。
　　有个中国人拍了一下桌子，拍得不重。
陈独秀从梦里看过去，认识那人就是上海嘉定人氏顾维钧。
他听见顾维钧在喊叫。
　　&ldquo;中国怎么是未出一兵一卒之战胜国？
中国有十四万华工参加了这次世界之战，试问，哪个战场哪个角落没有我们中国人？
&rdquo;　　&ldquo;是穿军装的中国人吗？
手里有枪吗？
&rdquo;有人说。
　　然后是笑声。
大厅的回音使这些笑声听起来很厚实。
　　陈独秀又看见一位剪子从哄笑声中站起来。
　　&ldquo;请允许我把草拟的《凡尔赛条约》的第156条念一下：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
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
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予日本。
诸位，听清楚了吗？
&rdquo;　　陈独秀接着听见了上牙床与下牙床咬出的吱吱的声音，他听出来了，这一声音发自于中国
的陆总长之嘴，有如夜鼠磨牙。
　　那剪子还在嚓嚓嚓响：&ldquo;本条款还有如下内容：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所包
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固定及行动机件、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
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rdquo;　　另一位黑剪子又念：&ldquo;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
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
日本。
诸位同意否？
&rdquo;　　陈独秀怒喊一声&ldquo;放屁&rdquo;！
他觉得他此时不能不喊，但他用足了气力而声带却如棉絮一样没有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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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所有的剪子似乎都没有听见。
　　那洋人又说：&ldquo;请陆征祥阁下到桌前来验看一下条款内容。
&rdquo;　　陆征祥呆坐不动。
　　陈独秀靠在橡木大门上，觉得腿脚有些麻木。
他很丧气。
这时候他又听见了两个高鼻子拉门人的对话。
　　一个说：&ldquo;就我记忆所及，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站起来过。
&rdquo;　　另一个说：&ldquo;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
发出声音过。
&rdquo;　　陈独秀以头触门。
他此时悲愤已极。
他觉得整个大门都被他撞坍了，他自己也头痛如裂。
　　&ldquo;当家的，&rdquo;又是高君曼的声音，&ldquo;你怎么了？
撞床档上了！
&rdquo;　　陈独秀说：&ldquo;钟，打钟！
&rdquo;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陡地睁圆。
　　&ldquo;那是座钟，都三点了！
&rdquo;　　&ldquo;那是巴黎的钟！
&rdquo;陈独秀两眼如铃，铃上遍布血丝。
&ldquo;钟很响，君曼，我听出来了，那是用中国人的骨头敲的，是骨头，腿骨！
&rdquo;　　妻子扶他坐正，说：&ldquo;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芦，买吧？
&rdquo;　　陈独秀瞪着鼻子前面的空气说：&ldquo;堂堂堂，堂堂堂，你难道就没听见钟声？
国内的南北和会，分赃！
党派分赃！
世界的巴黎和会，也是分赃，列强分赃！
我这人怎么就这么该死？
我怎么会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lsquo;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rsquo;，君曼，
我得的是眼病吧？
眼睛瞎了！
北大学生跑到美国使馆门口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不就是我唆使的么？
&rdquo;　　&ldquo;小心凉。
披上褂子。
&rdquo;　　&ldquo;现在才听见钟声！
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其实他威尔逊的十四条，没一条是给中国人想的！
堂堂堂，堂堂堂，你听见没有？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中国人还能不从被窝里爬起来么？
&rdquo;　　&ldquo;汗那么多。
&rdquo;　　&ldquo;我的汗都是从泪腺里流出来的！
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陈独秀！
我是陈独傻！
&rdquo;　　&ldquo;喝口茶，当家的，喝口茶。
&rdquo;　　&ldquo;把自来水笔给我拿过来。
《每周评论》要出第二十期，我要敲钟了！
要拿威尔逊的腿骨来敲钟，这条洋狗！
&rdquo;　　&ldquo;躺下吧！
当家的，手都打抖，怎么握笔？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党伟业（全二册）>>

&rdquo;　　&ldquo;君曼，你是不是我老婆？
！
&rdquo;　　陈独秀说出这句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脸蛋伸进门里嘻嘻笑起来，
两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像两棒没有长全的玉米。
　　毛泽东无梦。
　　毛泽东一向睡眠很好。
近三个月天天冷水晨浴，使得他的夜眠更沉。
无梦的毛泽东一天到晚听见铃声。
他的圆口黑布鞋总是踩着铃声的有力的节奏走过草坪，一路坑坑洼洼，走向教室。
　　手握小铜铃的老校工惊异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
昨夜毛先生寝室又麇集一帮长衫人物，凑着油灯谈西洋谈巴黎，直至鸡鸣。
毛先生送客关门的时候，他也披衣起身，看看学校大门拴紧没有。
他心疼毛先生的身子骨，熬夜就是熬命。
但是他又知道毛先生睡眠很好，帐钩一松鼾声便起，清晨出门井水洗身之时，眼圈子从来没见青的。
老校工摇着铜铃想，教历史的先生与教其他科目的先生毕竟不一样，若是一样了，中国的历史也就没
这么精彩了。
　　长沙修业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见二十六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就刷刷地起立，齐喊：&ldquo;
先生好！
&rdquo;　　喊毕，齐崭崭坐下，一阵风。
　　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看着大家，忽然高声说：&ldquo;同学们，起立！
&rdquo;　　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
动作迟缓者都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又起立，刚才不是喊过&ldquo;先生好&rdquo;了么！
　　&ldquo;诸位同学，今天先生讲的课，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
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就是欺侮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腰杆不直。
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
所以这堂课，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你们愿意站着吗？
&rdquo;　　&ldquo;愿意！
&rdquo;满教室轰轰响。
　　有个男孩子雄赳赳说：&ldquo;先生，我能站在凳子上吗？
&rdquo;　　&ldquo;凳子，是给屁股坐的，但是这堂课，凳子可以给鞋底子踩！
&rdquo;　　大约有一半的男孩子呼啦啦站上了凳子，这么一站，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
　　毛泽东说：&ldquo;个头是高了，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
&rdquo;　　话音未落，腰杆子都全挺直了。
　　毛泽东环视教室，说：&ldquo;像中国人了！
&rdquo;　　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字，刚写毕
，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
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也是见怪不怪了。
&ldquo;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rdquo;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他们开枪就像啪啪啪扇男人耳光或
者啪啪啪打女人屁股，日日夜夜随意得很，而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
　　毛泽东转过身，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寻思：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
，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
　　他嘴里说出的话却是：&ldquo;同学们，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讲什么呢？
讲讲巴黎和会。
这两桩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强盗之举。
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坐下，你们依旧给我站着。
淌鼻涕的，擤干了；有眼屎的，擦净了，你们都盯着先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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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用脚跺凳子、跺砖地，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
高了，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
先生告诉你们，地球是圆的，长沙一跺脚，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
&rdquo;　　陈独秀后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红色的痧痕，是李大钊刮出来的。
碎瓷碗片在李大钊手中柔润如玉，这使高君曼折服。
陈独秀趴在床上，一缕阳光在他的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层油膜。
他说：&ldquo;痛，痛。
&rdquo;　　李大钊说：&ldquo;那是寒气出肤之痛，忍着。
&rdquo;　　陈独秀说：&ldquo;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守常，说下去。
&rdquo;　　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
李大钊匆匆赶到箭杆胡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
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
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之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点燃某一根导火索。
　　&ldquo;我一点不怪蔡先生。
&rdquo;陈独秀喘着气说，&ldquo;汤尔和这个人，先是荐我上任，现在又轰我下台，蔡先生也是迫于
无奈罢了。
&rdquo;　　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二十几天了。
对于此事，他真的一点不怪蔡校长。
顽固派对《新青年》围剿日甚，当校长的身处夹缝，采进两步退一步之策，也属情理之中。
　　&ldquo;你轻一点，&rdquo;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ldquo;守常，说下去。
&rdquo;　　高君曼先是挤挤眼，后来又直接拉李大钊到门外，小声说：&ldquo;李先生，我已经知道
怎么刮了，李先生您是不是先走一步？
可不是我下逐客令，仲甫的急脾性，您是有数的。
&rdquo;　　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急得拍床：&ldquo;君曼你啰唆什么，快让李先生进来！
&rdquo;　　李大钊对高君曼说：&ldquo;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给仲甫说两三句话，抵得上两三百
道手上功夫哩！
&rdquo;　　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黄昏，汗淋淋的陈独秀趴在自家的蓝花儿枕头上，瞪大牛眼，听着
蔡元培校长的悲愤之言。
　　这些语言在经过转述之后，依然滚烫如泪，能炙痛人心。
　　蔡元培校长当时是说给参加《国民杂志社》例行社务会议的十余名各校学生听的。
他说话的时候十根手指都在颤抖，以至于不能不握紧两只拳头。
　　&ldquo;同学们，&rdquo;他路过饭厅的时候，突然就冲进来，面对这十余名各校学生，神色悲怆
。
&ldquo;失败了！
我们失败了！
晴天霹雳啊，我昨日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关于索还胶州租借的对日
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
&rdquo;　　学生们一齐站了起来。
　　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这位北大校长语音哽咽：&ldquo;同学们！
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快顶不住了！
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
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了！
同学们，同学们，你们都应该知道，胶州亡了，就是山东亡了！
山东亡了，国家就不成其国家了！
此时此刻，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心里悲愤啊！
&rdquo;　　蔡元培说到这里，一个踉跄，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衍赶紧一把搀住他。
蔡元培站正了又说：&ldquo;昨日，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一齐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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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的电报！
&rdquo;　　许德衍马上说：&ldquo;同学们，电报稿在这里，我念一下，蔡校长的电报确是十一个字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听清楚了：不必生还！
如果他陆征祥敢卖山东，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
&rdquo;　　&ldquo;不必生还！
&rdquo;学生们挥拳击桌，&ldquo;打死他！
&rdquo;　　蔡元培说：&ldquo;同学们呀，同学们！
你们能想象得出，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这般的无能吗？
他们一片又一片地向列强割我们国家的地，用割地的钱购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
一省的民众！
你们是知道的，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他们没有一杆枪口敢对着西方列强，敢对着小日本！
同学们，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精英！
政府不敢说的话，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
我作为校长，本来是千不该万不该呼吁你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我只能痛心
地请求你们大家放下书本，共图救亡大计了！
你们可以写文章，可以打电报，可以向民众呼唤，唤起全国舆论，以阻止政府签约！
同学们，山东在你们手里，中国在你们手里，你们要起来啊！
&rdquo;　　好几个学生代表突然号啕失声。
　　&ldquo;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
&rdquo;一个年轻学生两眼通红，突然像兔子一样蹦起来，他的名字叫刘仁静，&ldquo;我愿意自焚！
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
&rdquo;　　蔡元培说：&ldquo;同学们，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不是要你们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
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
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白白洒掉！
只有你们保护好了自己，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
&hellip;&hellip;你怎么了？
&rdquo;　　蔡元培突然看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咬狠了，鲜血满手。
　　那青年哭着，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写下淋淋漓漓两个字：&ldquo;血拼！
&rdquo;　　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叫夏秀峰的学生还不是北大的，是高工的。
他当时只感觉到，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儿，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一粒非
常耀眼的火星儿了。
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北大就成为中国的一粒火星。
　　这两天，高君曼很有点火气。
　　现在，她两手叉腰，又冲院子说：&ldquo;干吗呀？
再怎么着，也得凑个时辰呀！
&rdquo;　　进北京两年一个月，高君曼说话也溜了，半腔京片子。
　　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凑着玻璃窗看院子。
院子里昏昏花花一片，挤满了长衫和眼镜。
　　干燥的五月三日之夜，星星眨眼，所有眼镜后面的眼球也如眨眼之星。
这个夜晚是非常时刻，空气中有导火索燃烧的吱吱之声。
在这样的时刻，学生们不能不黑压压地麇集于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
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
　　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
，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
讨论应急行动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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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高君曼像个门神。
　　从门隙中透出的灯光打在高君曼的挺拔的鼻梁上，她鼻梁上的眼珠子像白天一样闪着黑色的光。
　　&ldquo;我知道，全知道，&rdquo;高君曼尽量压着声音说，&ldquo;我知道青岛要亡了，我知道山
东要亡了，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同学们，他要这么劳累下去，他
也得亡！
&rdquo;　　&ldquo;中国遭祸了，节骨眼上了，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
&rdquo;一个名叫邓中夏学生这样说。
　　又有同学说：&ldquo;师母，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
&rdquo;　　&ldquo;他受风寒了，知道不？
&rdquo;高君曼说，&ldquo;风大，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
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抽屉里放一放，行不？
&rdquo;　　学生们没有动弹的，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
这年头，年轻人特别顽固。
　　高君曼气恨恨掩上门，这时候就听屋里的陈独秀在说：你良心坏了。
　　&ldquo;你胡说什么？
&rdquo;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她三步两步就跳进了屋。
她看见丈夫乖乖地趴着，光背脊上粘连着三只小小的火罐。
　　&ldquo;我要出去！
&rdquo;陈独秀低声吼，像头受伤的狮子，&ldquo;君曼你今天良心坏了。
&rdquo;　　&ldquo;你自己想想，你今儿腿脚硬不硬？
你额头烫不烫？
你能下床吗？
&rdquo;　　&ldquo;你今天是叫我受刑！
&rdquo;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
　　高君曼不理他，自顾出门。
　　&ldquo;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rdquo;高君曼仍然这样对顽固的学生们说，试图以情动人。
&ldquo;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个安静，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
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儿，带带先生的病？
&rdquo;　　年轻的长衫们沉默。
　　高君曼端过一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一把把地抖。
学生们沉默地从两边让开。
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从台阶上一直蜿蜒到大门口。
　　学生们鱼贯而出。
　　布鞋底子上，皮鞋底子上，药渣发出了脆裂的呻吟。
　　在药渣的声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随着一声大喝，房门开了。
　　陈独秀出了门，在门口昂首而站。
屋内灯光漏出来，把他的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马，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颤颤地粘连在他的后背脊上。
　　&ldquo;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
&rdquo;陈独秀把着急的妻子推到身后，&ldquo;你们是为巴黎而来！
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
&rdquo;　　陈独秀说到这里就把手舞起来，背脊上的小火罐随之颤动。
　　&ldquo;你们要喊！
诸位同学，你们要喊！
陈先生今天喊不动了，而你们，你们要喊！
&rdquo;　　学生们齐声说：&ldquo;知道了，陈先生！
&rdquo;　　&ldquo;后天，也就是五月四号，&rdquo;陈独秀挥动拳头，&ldquo;请大家看《每周评论》
第二十期，我在上面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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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
&rdquo;　　&ldquo;空话！
空话！
&rdquo;学生们喊。
　　高君曼想扶陈独秀进房，陈独秀又一把推开了她。
咣当一声，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
　　&ldquo;现在，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
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而你们，你们喉咙多，你们要一齐喊，喊出声来！
你们要喊得巴黎每一道街路都打摆子！
中国不能没有声音！
你们就是声带！
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
&rdquo;　　&ldquo;我们会喊的，陈先生！
&rdquo;长衫们齐刷刷喊，许多眼镜后面泪光闪耀。
　　蔡元培听见了声音。
声音使他心境复杂。
　　若是北大学子面对砧板和刀锋没有声音，他是着急的。
他的&ldquo;并包兼蓄&rdquo;的办学方针以及聘任陈独秀之类的大胆之举，说到底，就是为了拓宽学
子的声带。
但是学生一旦热血上了脸，那就很可能不仅仅是涉及声带了。
作为大学校长，他又不能不控制火候。
　　五月四日午后，操场上不断传来口号，一阵狠似一阵。
那是岩浆在运行，而且离突破口不远了。
蔡元培听得出来。
　　&ldquo;还我青岛！
保我主权！
&rdquo;&ldquo;取消二十一条！
&rdquo;&ldquo;国民判决国贼！
&rdquo;&ldquo;诛卖国贼曹、章、陆！
&rdquo;　　蔡元培左脚那只已经裂了一条细口子的黑皮鞋，在校长办公室的褪色地板上发出的咯咯的
声响，像母鸡下蛋后的声音。
蔡元培忽然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态也是母鸡的心态，他很怕身子底下的软和和的鸡蛋碎裂，毕竟是学子
啊，手无寸铁！
　　他绕着写字桌，一步步走得很慢，似乎是怕惊醒什么。
其实他明白，他怕惊醒的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一道命令，命令他疯狂地跑下楼，在最
后的一刹那，把学校的大铁门锁上。
　　他知道学生们要上街游行，地点很可能是天安门，甚至使馆区。
他也知道政府听不得呐喊，政府对付学生自有一套包括刺刀在内的策应预案。
　　电话铃响起来。
教育总长打来的，声音急促。
　　&ldquo;学生是不是集合了？
&rdquo;　　&ldquo;有可能。
&rdquo;　　&ldquo;什么有可能，孑民兄，我电话里都听见学生的口号了，打雷一样。
&rdquo;　　&ldquo;天要打雷，总长阻得住吗？
&rdquo;　　&ldquo;阻不住也要阻，孑民兄，使学生勿生事端，是你我职责所在。
&rdquo;教育总长傅增湘声音顿时高了好几度。
　　&ldquo;学生一腔爱国热情，怎么能叫事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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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蔡元培的倔脾气上来了。
　　&ldquo;我告诉你一条消息，&rdquo;傅增湘放低声音，&ldquo;政府刚刚开完紧急会议，军队和警
察都开始吹哨子了。
&rdquo;　　蔡元培心里一紧。
　　&ldquo;昨日夜间，北京大学千名学生聚会，大总统当夜就获知了。
&rdquo;　　蔡元培仍然不吱声。
窗户之外，闷雷似的口号越见激烈。
　　他又听傅增湘在电话里说：&ldquo;聚会地点就在法科礼堂，京城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均有代表参
加，场面如此张扬，孑民兄你不会一无所闻吧？
&rdquo;　　蔡元培当然知道昨夜发生于法科礼堂的那场风暴。
他虽未身处风暴中心，但那种啸叫声他是听到的。
鸡叫三遍时他还独处书房，瞪着窗外的夜空。
他很为他的学生骄傲，他知道这场风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终于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爆发点，这爆发点没选择其他地方，恰恰选择了
他治下的一群学生的嘴巴。
　　&ldquo;同学们！
同学们！
同学们！
&rdquo;他不知道跳到台上这样喊的学生姓甚名谁，有人当夜就来激动地告诉他，这位戴眼镜的是文科
的学生。
&ldquo;外交危急！
国事危急！
民族危急！
我们要以死抗争！
要血，我们有血！
要命，我们有命！
我们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卖国和约！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我们要上街游行！
我们要唤醒国人！
在这民族沦亡时刻，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
、陆宗舆一样，也是民族的罪人！
&rdquo;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
书&ldquo;还我青岛&rdquo;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
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衍，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
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宣布：&ldquo;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
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
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五月七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第四，定于五月四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rdquo;　　蔡元培之所以彻夜未眠，独坐鸡鸣，就是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着这场风暴。
风暴将他的心情卷得很复杂。
他知道这场风暴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门，并且会狠狠撞上那道坚固的具有皇家颜色的天安门城墙。
　　&ldquo;此次聚会通过两个宣言，大总统也知道了。
&rdquo;傅增湘电话里又说，&ldquo;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学生中布置耳目不少，孑民兄这你也该是明白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党伟业（全二册）>>

的。
你知道宣言的事吗？
&rdquo;　　这两个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摆在校长室的写字桌上。
一个是文言的，词章厚重激烈，许德衍起草。
　　呜呼国民！
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
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
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
噩耗传来，天黯无色。
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
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
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日
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
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
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
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lsquo;不得之，毋宁死。
&rsquo;朝鲜之谋独立也，曰：&lsquo;不得之，毋宁死。
&rsquo;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
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
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
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
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另一个是白话的，气势更如火山喷涌，罗家伦起草。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
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
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
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
同胞起来呀！
　　&ldquo;宣言，当然可以，&rdquo;教育总长电话里的声气又大起来，&ldquo;然而聚众闹事，甚至
于去外交使团所在地滋事，便是大险招啊，若真个招致鲜血涂地，则于学生，于教育界，于国家，都
不是好事啊，孑民兄，你也是当过教育总长的，我刚才在紧急会议上挨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顿训，又
挨了警备司令段芝贵一顿训，钱总理也翻了我好几个白眼，我是感到了压力的，压力很大啊。
此事你一定要帮帮忙，既是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啊！
你我官位不保事小，学生鲜血横流事大啊！
&rdquo;　　这最后一句话，很有些求告之意。
蔡元培当过教育总长，知道总长是个不好当的差使，但是从傅增湘这句话中，他也明显地听出了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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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傅增湘还是看重总长这个位子的。
然而，话虽虚伪，&ldquo;鲜血&rdquo;二字，却如两下重锤，重重砸在蔡元培的心坎上。
　　他一夜难眠，就是怕这两个字。
真的，这两个字，只能涌动在他的学生的心头，而不能流淌在他的学生的脸上。
　　蔡元培想一想，还是对电话这样答复：&ldquo;总长先生，元培愿如实禀告，如今国难当头，北大
学生无法安坐于教室之中，拳拳爱国之心，殊属难得，元培实在不忍心拦阻学生！
&rdquo;　　蔡元培停顿了一下。
从隐隐约约的口号声分析，学生游行队伍已集合完毕。
　　&ldquo;对政府的干预，元培当然也有担心。
&rdquo;蔡元培继续大声说，&ldquo;作为校长，元培又何尝不想千方百计保护学生？
我不忍看到学生流血，更不忍看到学生牺牲，可是也不能出于此种担心，而闷住我们学生的救国呼声
！
&rdquo;　　说毕，电话啪地搁上。
　　蔡元培的嘴唇和电话线抖得一样厉害。
　　片刻之后，他拔腿冲出了校长室。
　　蔡元培跑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气喘得几乎站不住。
管门的老校工说：&ldquo;校长，喝口水？
&rdquo;　　蔡元培手一指，说：&ldquo;拉上。
&rdquo;　　老校工立马明白了校长的意思。
管门的其实早就为&ldquo;开关&rdquo;二字忐忑不安了。
　　锈迹斑斑的铁门叽叽嘎嘎响，两个校工一齐推。
　　&ldquo;快点！
快点！
&rdquo;校长说。
　　口号声越来越清晰，蔡元培知道学生队伍已经起步了。
　　铁门拉紧，老门卫双手捧出一把看起来很怕人的大锁：&ldquo;蔡校长，在下还有大锁一把。
&rdquo;　　&ldquo;锁！
锁上！
&rdquo;校长说。
　　老门卫合起双掌，蹲个马步，以一种夸张的身姿，吧嗒一声合了锁。
　　蔡元培听着锁响，心里踏实了一些。
　　口号声如海涛般轰响，游行队伍已经临近大门了。
放眼望去，队伍花花白白一片，真如涌动的海浪。
因为许多旗帜都是撕破了白床单做成的，取其意为卖国贼曹章陆出丧，这也是昨日法科礼堂大会的倡
议之一。
　　&ldquo;取下！
&rdquo;蔡元培忽然手指大锁，&ldquo;快取下！
&rdquo;　　老门卫愣住了，听不懂校长的意思。
　　&ldquo;取下锁，听明白么？
取下这把锁！
&rdquo;　　老门卫听明白了，马上取出长柄铜钥匙，慌慌忙忙开启了大锁。
　　三个门卫一齐动手，推开大铁门。
　　蔡元培顿脚说：&ldquo;谁叫你们开门了？
&rdquo;　　众人又一齐呆住。
蔡元培说：&ldquo;锁，拿掉！
门，关上！
&rdquo;　　铁门复又叽叽嘎嘎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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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现在逼近了大门，白色旗号此起彼落，吼声如潮。
　　&ldquo;还我青岛！
&rdquo;&ldquo;取消二十一条！
&rdquo;&ldquo;民贼不容存，诛夷曹、章、陆！
&rdquo;　　大铁门。
黑色栅栏。
队伍被迫停下。
　　蔡元培紧张地瞪着队伍，他觉得自己快要倒下了。
　　走在头里的许德衍一声喝&ldquo;开门&rdquo;，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便把手像刀一样一劈，几个学
生就冲了上去，协力一拨拉，紧闭的大铁门立即洞开。
　　游行队伍涌出大门，如洪流出闸，奔腾浩荡。
　　蔡元培避在门卫房内，表情呆然地听着轰然涌动的脚步声和口号声。
　　&ldquo;校长做得很好。
&rdquo;有人在他背后字正腔圆地说。
　　蔡元培回头，见是李大钊。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身着黑色长衫，其目光透过圆圆的眼镜，格外深沉。
他就这么深沉地久久地瞧着自己的校长。
　　&ldquo;门是将关未关，锁是将锁未锁。
&rdquo;李大钊说，&ldquo;若天下之领导者均以此种立场对待民意，则天下有救了。
&rdquo;　　蔡元培心里复杂，不吱声。
　　李大钊又说：&ldquo;北大为有蔡校长而自傲。
&rdquo;　　蔡元培叹一声，说：&ldquo;唯守常知我最深。
&rdquo;　　他看窗外。
　　窗外巨涛滚滚，一波一波，呼啸出校。
　　午后已过一时，新华门内总统府的宴厅里，还是酒香扑鼻，未有散席之意。
　　大总统徐世昌兴致很高。
他今天宴请刚由日本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
应邀作陪者是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
徐世昌这样想，眼下外交乏力，民众怨愤，时局艰危，若是几位重臣再不抚慰一番，则是几乎没有人
再说政府好话了。
　　他再一次端起酒杯，侧脸，恳恳切切对章宗祥说：&ldquo;尔出使日本，多有操劳，不仅大大改善
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取了新贷款之允诺，殊为不易。
&rdquo;　　他没有注意到一名卫士现在出现于宴厅门口，并且神色慌忙，那卫士耳语站在门口的一位
侍卫官说：&ldquo;队伍三千，已经到了天安门！
&rdquo;　　侍卫官说：&ldquo;知道了。
&rdquo;　　卫士问：&ldquo;要不要禀报总统？
&rdquo;　　侍卫官摇头：&ldquo;不必。
&rdquo;　　徐世昌继续兴致很高，他眼望众人，说：&ldquo;望诸位务以国家为重，勿听流言，照常
供职，共济艰难！
来来，举杯！
&rdquo;　　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卫士又来向侍卫官耳报：&ldquo;学生要去东交民巷滋事！
教育部次长在天安门当场劝阻，学生说，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
&rdquo;　　侍卫官说：&ldquo;步军统领李长泰不是去了吗？
警察总监吴炳湘不是也去了吗？
&rdquo;　　卫士说：&ldquo;他们也阻止了，可是学生人多，一喊打倒卖国贼，便堵不住！
&rdquo;　　侍卫官无法，便向徐世昌走去，徐世昌的脸立即就僵硬了，他的花白胡子抖了起来。
　　终于，他重重放下酒杯，对总理钱能训说：&ldquo;打电话给吴总监，令其妥速解散学生，不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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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
&rdquo;　　曹汝霖脸色一变，帮腔说：&ldquo;总统说得对，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
！
&rdquo;　　钱能训斜眼盯着曹汝霖，说：&ldquo;学生群情激愤，难以控制，若是东交民巷去不了，
会不会殃及其他，恐宜早作预谋。
&rdquo;　　曹汝霖心头一惊，又一慌，心是想：这个钱能训，不仅能训，且能猜，把我多日的担心给
点破了。
　　他赶紧站起来，说总统慢用诸位慢用，我还是先回家吧。
　　曹汝霖回家了，&ldquo;殃及其他&rdquo;是他最担心的。
他现在急速回家，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一连串的慌忙的动作，都像一只专门扑火的飞蛾。
　　从&ldquo;火烧赵家楼&rdquo;现场仓皇奔逃的瞿秋白，一路气急吁吁。
他捂着胸口，觉得自己的心一直在往喉咙口跳。
　　在胡同拐弯处，他差点没撞在杨昌济和杨开慧父女身上。
　　人没有撞上，眼镜却由于脚步的骤止而掉落在地。
瞿秋白慌忙捡起眼镜，对姑娘说：&ldquo;对不起，警察追我，能不能让我也搀扶一下令尊大人？
&rdquo;　　还没等杨开慧表态，病体虚弱的杨昌济便一把挽上了瞿秋白。
他发现这位学生的手心都是汗，且很冷。
教授关注着时局，这位学生为何气急吁吁，他心里早已明白了七八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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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温红色历史，红色经典必读书新闻出版署 &ldquo;建党90周年&rdquo;重点推荐图书之一国家图
书奖及&ldquo;五个一&rdquo;工程奖获奖作品以长篇小说形式反映党史的唯一作品百位明星再造票房
记录电影同名小说抢前热卖危难之中建党，崛起之时补遗，寻觅建党之路上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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